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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里的天津”
天津工商文化

晚香玉飘香津城，茉莉花
供给茶厂

提到西青区中北镇“运河花乡”这
张文化名片，曹庄子村是当之无愧的
代表。今年76岁的程民文回忆，曹庄
子种花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四百年，老
村志、老乡志上就有乾隆年间种植花
卉的相关记载。

曹庄子的花卉种植历史悠久，原
因何在？程民文干脆地说：“因为村里
没有水利设施，世世代代浇地的方式
就是‘泼斗’。‘泼斗’是用薄铁板或藤
条做成的水斗，水斗两头拴上绳子，两
个人抻着绳子两端，一仰一合，把水泼
在预先挖好的水池里，然后由水池流
到挖好的小水沟，再由人引到田园的
畦里。‘泼斗’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强
度太大，必须得是壮劳力才干得了，三
个壮劳力忙乎一上午也浇不了半亩
地。哪儿种菜的多呢？挨着运河边有
地的人家种菜，浇水近的耕地才种菜，
因为菜吃水……距离南运河远的地就
种花，因为种花最大的优点就是省水，
浇一水两水就完事了，一下大雨更用
不了多少水了。”

据《曹庄子村志》记载，尤其是晚
香玉的种植，至今已有200多年。从清
朝到民国初年，天津城里常有花贩挎
着花篮沿街叫卖，“晚香玉、白兰花”悠
扬的叫卖声传遍城里的大街小巷。大
姑娘、小媳妇、小姐、太太和租界里的
贵妇们争相购买，这些叫卖的花贩多
来自曹庄子村。除晚香玉种植外，菊
花、霸王鞭、玉贞、牡丹、石榴等均是曹
庄子村一张张靓丽的名片。从1956年
开始引进南方花种，改革开放后村民
退菜种花，使得花卉行业迅猛发展；
1995年，中北镇仅有的35个花场中，曹
庄子村就占了31个。2005年，全村
1706户农民中，除去没有地的，大约有
1000户退菜种花。全村田园面积1398
亩，其中暖窖349亩，大棚769亩，露地
只有280亩，全部种植各种花卉，全年
花卉总收入高达2600多万元，户均1.3
万元，人均4000多元。到了2018年，
村民经营的飞祥、宗林等花圃在镇村
内小有名气，规模较大，花卉供应天
津、河北等地区，晚香玉的种植推动了
曹庄子村集体经济的飞跃发展。

最令程民文难忘的是“半夜进城
卖茉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曹庄子村的花卉种植统一由村里成立
的花队负责。程民文回忆说：“花队从
南方引进了茉莉花种，南茉莉是双瓣
的，北茉莉是单瓣的。花队种的茉莉，
当时基本都是供给市里的茶叶厂。薰
茶用的茉莉花，花骨朵不能完全绽放，
需在含苞待放时采摘。采花的时间也
有讲究。通常下午4点后采摘，此时

茉莉花经日晒后，花香浓郁，花朵干
燥。茉莉花采得可快了，当时花队有
20来个人，都进棚采花。人手不足
时，生产队会请妇女们来帮忙。采摘
后需立即装入麻袋，否则花朵会迅速
枯萎。村里的小伙曹广和骑着自行车
驮着装满花的麻袋，麻麻利利地送到
市里的茶叶厂去。一般每次能采四五
个麻袋的茉莉花，这一口袋花看着鼓
蓬蓬的，其实也就四五十斤，没多重。
两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进城送花。”

茉莉花期比较长，一般5月开花，
每年开三茬，采完一茬需要剪枝子重
新憋花。程民文说：“最后一茬花大概
在九月，‘十一’之前，这花就不采了，
把花根从地里起出来，就是连根带土，
没有盆，一墩花，放到小拉车上，人拉
着车进城去市里卖，像小树林、南开公
园、郭庄子、沈庄子，好几个地方，最远
的地方得走5个来钟头。到了9月，这
一个月就是天天进城去卖花。基本都
是人拉着车去市里，不赶牲口车。因
为牲口到了市里，又喂又拉的太麻
烦。一个小拉车能装40棵茉莉，一辆
车配两个人，通常是十五六岁、十六七
岁的半大小子配一个大人。我还跟着
卖过了。我和黄振明一辆车，一共干
了两年。夜里两点就起来了，小拉车
就是俩轱辘那种，靠我们两人拉着
走。我那时候十六七岁，1963、1964年
吧，正是有劲的时候。夜里两点空着
肚子从村里走，到了市里就6点多了。
大概卖到上午10点多就完事了。卖花
都在十字路口、菜市门口，人多的地
方。大棵的5块钱，小棵有3块的、2块
的，这一车40来棵，能卖一百七八十块
钱。这钱回村都上交给会计王秀兰。
那时候的人单纯、实在，没有一个说昧
点钱的，卖多少钱是多少钱，一分不少
都上交给会计。小孩跟着大人进城，
就是拉套，给看个摊啊，干点这个。有
时候为了卖得快些，就分两个摊卖，半
大小子跟大人一人看一个摊。”

南花北引：电报传讯，看天
发货

年过七旬的原曹庄子村党委书记
王秀增回忆，上世纪50年代，曹庄子
村就开始了“南花北引”，几乎每年都
派人到南方引进花种。因为像霸王
鞭、菊花、晚香玉、月季花、马蹄莲、万
寿菊、水仙花、一串红、盆栽葡萄等当
地花种，咱们自己能繁育,但朱槿牡
丹、茉莉、红叶桂花、四季海棠、鹦鹉
兰、万年红等南花，每年都得派人到广
东、福建等地去采购，买完再用火车往

这边运回来。花厂还派人到长春进君
子兰、辽宁丹东进杜鹃。那时候，到广
东最经常上的花就是茉莉，茉莉咱们
这边繁育不了，天气不适合。

在南方采购完，运输可是个大难
题。如今有调温保湿功能的运输车很
方便。但在当时公路不发达、交通工
具也贫乏的年代，将花种从南方运回
村里，非常麻烦。王秀增说：“村里都
是土路，没长途汽车，从外地运东西只
能靠火车，花卉运输没保护措施，全看
天气。”

因此，花队在南方采购完毕后，必
须在当地继续培育一段时间，需要等
到北方有合适的天气时再运过来。王
秀增记得，每年清明节前后到广州进
花，那时广东气温已高，但天津还常霜
冻。所以，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不能发
货，以免温差太大，花卉冻伤。

王秀增说：“那时通讯不便，有事
全靠电报，他们得从广东发电报问好
天气，才能发货。若家里天气有变，我
们得赶紧发电报，让他们暂缓发货，以
免花被冻。”

走街串巷出津城，曹庄花
扬名全国

1945年生人的李云才是《曹庄子
村志》的主要撰写人，通过多次外出寻
根、查档、访老问故，他获得了很多有
价值的线索。他说，别看曹庄子村富
裕，旧社会时村里的很多地都不是村
民的。李云才介绍说：“旧社会，曹庄
子村的北洼都是大地主的地……其中
有不少地是坟地，像冯家坟地、陈家公
馆等……大部分村户都是租人家的地，
租坟地主的地，租种。有的地是一年给
人家多少现大洋，有的是帮地主家看
坟，地主给块地让你白种，算是给了看
坟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花农们，睡
半夜、起五更，挑着担子去城里卖花，他
们进城吆喝特别好听，“出来买花啦～
瓣儿兰”这些事，李云才都有记录。

旧时，曹庄子有一户姓马的村民，
他们家有一艘“花船”专门载送本村的
花农从南运河划船进市里到大觉庵花
市卖花。坐船得花船费，有人舍不得
这点钱，就自己挑着花走着去市里
卖。那时候卖花，花农得头天下午把
花摘下栽进盆里，夜里三四点钟挑着
担子，走到市里，进城大概得早晨6点
多了，随便吃些喝点，走街串巷叫卖。
所以说，花农都比较辛苦。

曹庄子村的鲜花不只在市内的南
市、如意庵、小西关等处零卖，当时曹
庄子村的晚香玉、霸王鞭、菊花等品种

在全国都有名，也被村民运到外地售
卖。像杨博年、程铁青、张国富都放过
花（卖花），这三位不光是市里，西安、
张家口、唐山、沈阳、长春，好多城市都
去过，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事。

他们本身不种花，从花农手里买
过来，籽包籽果，他得先拿水，把晚香
玉花辫泡上，等花辫吃进水，拿盛粮食
的麻袋裹，后面再拿油布，那时候没有
塑料布，都是油布，就是白布用桐油处
理过的布裹上。然后背着去西安、张
家口、沈阳、长春一带卖。所以说，曹
庄子的花在北方都是有名的。尤其晚
香玉更是曹庄子的招牌花，全国有名。

1971年生人的罗群祥如今是曹
庄子村的花卉大户，回首近半个世纪
的花卉市场，罗群祥说，上世纪70年
代以前没有个人销售，也没有个人买
花，都是公社大队种植，售卖的也是厂
家机构，市场完全是公对公。七八十
年代的花卉市场，几乎全部是家庭传
统种植花卉，如茉莉、菊花、月季、凤仙
花、一串红等，果叶类花卉品种也很受
欢迎。花农们卖花都带盆，人们买回
去自己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尤其
是中后期，鲜切花的销量一下子就上
来了。他分析一是改革开放后，影视
剧里总有送花的情景和镜头，年轻人
接受度很高，也带动了花束的销售。
老一辈人谈恋爱最多就是看个电影，
上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已经很时兴
逢年过节送花束了。喜欢花卉的人也
会在家里摆放鲜切花，社会上出现了
专门教授插花的兴趣课程了。到了
2000年，插花、鲜切花已经非常流行
了，社会认可度很高。

结语：为花农带来致富机遇

接受笔者采访的数十位相关人士
普遍认为，回过头看天津几十年的花
卉绿植发展，进步是非常巨大的。罗
群祥说：“以我们花农的角度来说，上
世纪80年代初承包到户后，我们不断
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并且不
断改进种植条件和基础建设。尤其是
曹庄子花市建成后，真正实现了‘南花
北调、北花南运，东西互换’，为我们花
农带来了致富机遇。”

南运河畔卖花人
张一然

天津中北镇的花卉文化在大

运河全流域是首屈一指的，“运河

花乡”这张响亮的文化名片，植根

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地理禀赋，积

累了深厚的运河文化资源，形成了

具有浓郁的、独特的运河花卉文

化。中北镇人数代以种花为业，时

至今日，许多老花民和花民后代还

保存着大量相关历史记忆。

上世纪80年代花卉养殖 李德光 摄


